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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裔女作家汤亭亭于 1976 年出版了她的第一

部小说《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即不同凡响，

使之在美国当代文学中有一席之地。作者采用了章回体

叙事手法，通过群鬼中少女的回忆，将作品分为五个章

节，分别是：《无名女子》，《白虎山学道》，《乡村

医生》，《西宫门外》，《羌笛野曲》。五个部分独立

成章却又彼此相辅相成，相互重叠与统一。小说以女儿

马克辛为第一叙述者，在小说每个章节中娓娓道来其与

华裔母亲勇兰之间的生活日常，这些母女的日常有时亦

或是母女之间的冲突蕴含着各种各样的食物象征意象，

赋予了食物特殊的含义。

食物在女性的日常生活及其社交中扮演了重要的

角色。传统中国女性承包了各自家庭中的家务劳动，

照顾家庭成员的饮食起居成了她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部

分。故当女性面临各种危机时，往往通过食物来传递

或转移危机下的焦虑。食物因其强烈文化色彩，性别

与民族属性，受到近现代女性研究者与少数族裔研究

者的普遍关注。

汤亭亭在《女勇士》中运用了迷宫式的有象无意的

写作技巧，营造出错综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的无序结构。

看似零散叙事的五个章节，作者以参与者与旁观者的双

重身份从近距离与远距离两个角度向读者讲述了所述故

事。其间涉及到的母女关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母女矛

盾初现，激化与调和。琐碎的食物意向伴随着五个章节

的故事情节发展不断呈现在读者面前，述说着美籍华裔

女性如何挣扎在美国社会边缘，试图融入到主流文化的

艰苦历程，刻画她们的果敢与担当，描述她们在中美文

化夹击中的艰难处境。

饥饿的母女关系
——浅析《女勇士》食物象征意蕴  

□ 朱颖莉（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食物因其强烈的文化色彩和民族属性而成为重要的意象，也是多数女性研究和少数族裔研究的课题之一。

美籍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代表作《女勇士》通过细微却又丰富的食物意像刻画了一个普通华裔家庭母女之间的矛盾

冲突，揭示了华裔女性因传统刻板给定的角色而备受压制的欲望与寻求自我认知的历程。

【关键词】美国华裔；汤亭亭；《女勇士》；母女；食物意蕴

一、母女矛盾初现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尽管当时已经废除

了长达百年的排华法案，但是排华历史在人们心里留下

的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少数“白人至上”的群体仍然

歧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华裔，甚至凌辱和迫害华裔，加

之那个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华裔大部分聚居在华

人社区，从事着餐饮，洗衣等卑微的职业，辛苦劳作却

举步维艰，难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小说以女儿马克

辛为叙述者，在她的眼里，母亲勇兰坚强而又固执。作

为第一代华裔，母亲移民美国后，经历了很多磨难与屈

辱，却始终没能得到美国社会的认可和接纳，为此她感

到困惑迷茫。母亲勇兰为了适应当时难堪又被动的处境，

也是大部分华裔的处境，她竭尽全力否认自己的沮丧和

挫败感，通过她所认为正确的方式：她始终坚持为丈夫

和女儿准备各式中餐，恪守着中国传统女性奉行的“女

德”，坚强地承担了家庭的生活重担。移居美国后的勇

兰无法习惯异国的饮食习惯，对中国食物的怀念和渴望

与日俱增，这种对食物的的饥饿渴逐渐发展为内心的空

虚。内心的空虚很快渗入并转移到她对女儿马克辛的关

怀与培养中，不知不觉之中伴随着马克辛的成长，影响

甚至阻碍了她的发展与奋斗。她试图通过她所熟知的中

国民间故事，教育女儿中国女性应遵从的三从四德。她

并没有寄希望女儿将来能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只希望她

能像花木兰一样孝顺，一心一意照顾自己的家人和伺候

自己的丈夫，只有这样的女人才是勇兰心里的好女人，

才是正道。母亲勇兰每天为家人烹饪的中餐毫无疑问象

征着中国封建思想的渗透。在美国长大的女儿马克辛必

然陷入这种通过食物所体现的难以决觉的境地。母亲做



44

青
春
岁
月

的饭菜不再是食物原始功能用来充饥的：犹豫不决地

“吃”暗示着女儿对母亲借故事所传递的中国女性三从

四德的不解和困惑；“不吃”却又像对母亲的公然反抗，

是对母亲的一种背叛，必将给母亲带来伤害。

二、母女矛盾的激化

当历史语境叠加上文化语境，小说人物对食物的态

度就进一步诠释其族裔身份的自我归属。在诸多经典的

美国华裔女性小说中，“食物”叙事法最主要是用食物

以表现小说人物对事物的态度，烹饪过程体现不同人物

或相同人物不同成长阶段的自我文化归属。马克辛面对

母亲精心准备的饮食与试图灌输的传统中国文化思想，

感到十分困惑与不安；母亲面对不断成长并开始向往独

立的女儿，既欣喜又担忧。两人的矛盾冲突不断爆发，

不断累积，女儿吃亦或不吃母亲烹饪的食物成为了矛盾

加剧升级的导火索。

一次勇兰给美国女儿讲中国富人家吃猴脑的故事，

让女儿惊恐万分。她对中国传统习俗的了解几乎空白，

听到这种闻所未闻，甚至是骇人听闻的故事，容易产生

一种共情，自然把自己代入猴子的角色，觉得自己就如

那只猴子一般生无可恋地等待着被食客吞食。勇兰移民

到美国后，因为文化差异无法融入美国文化，也就无法

从中得到精神慰藉。此外，能与勇兰沟通与交流就只剩

女儿，她内心的空虚与孤独只有女儿能够聊以慰籍，所

以生怕女儿离开，渴望拴住她的心。适得其反的是勇兰

那近乎强迫的母爱让马克辛窒息到想要逃离，直至产生

了幻想，自己仿佛成为母亲端上餐桌的食物。吃猴脑的

故事给马克辛内心带来了巨大冲击，从而加深母女间的

代沟。

勇兰近乎强迫而压抑的爱成了马克辛成长道路上的

绊脚石，成了女儿自我身份认知过程中的绊马索，母女

之间也因此不断产生了许多误解与摩擦。一次药房送药

的白人员工误把别人的药送到他们家。勇兰觉得平白无

故陌生人送药上门很晦气，“不管是谁，只要他想让我

们的孩子生病，就休想一走了之。”为了化解这种晦气，

不让这种诅咒似的药影响孩子和家人，她一定要会说英

语的女儿马克辛去药房向老板讨些糖果来冲喜。女儿觉

得母亲的要求是无理取闹，更加不知如何开口和药房老

板要糖果。但是无奈在母亲的要求甚至命令下，她只能

鼓起勇气开口要来了糖果。却让药店店主误以为她是孤

苦伶仃的华裔乞丐，之后的日子总给他们家送糖果。美

籍华裔文学批评家黄秀玲曾评论，“在这场由误会引发

的闹剧中，一方赋予了糖宗教仪式的功能，另一方则只

把糖视为一种奢侈，然而马克辛却被困在了两者中间”。

糖果在中国传统观念中象征着甜蜜与好运，尤其在物质

匮乏的年代，糖果在普通家庭中更可谓是一种奢侈品，

可是马克辛根本无法理解糖果对母亲而言意味着什么，

也无法和药房老板清楚地表达索要糖果的理由。当时弱

小如她所能做的就是坚决不吃讨来糖果以示抗议，心里

默默承受着讨要糖果给她带来的屈辱。而母亲理所当然

地认为白人药师能明白送错药意味着诅咒，应该赔礼道

歉或以某种方式补偿，对女儿内心所承受的煎熬与羞辱

浑然不知。此次事件中用来冲喜的糖果衬托出母亲对平

安喜乐生活的美好向往与渴望，以及马克辛面对母亲时

的失语，于此同时也透露出母亲仍然无法融入美国主流

文化的尴尬境地，暗示着年少女儿马克辛对话语权的渴

望与即将陷入的身份认同危机。

三、母女矛盾的调和

在美国白人社会中，马克辛摆脱了母亲，摆脱了母

亲带着浓浓中国传统文化的食物，真正体会到无拘无束

独立自主的生活，同时也感受到了另一种更尖锐的二元

对立和种族文化歧视。慢慢长大的马克辛开始学会以旁

观者的身份观察自己的原生家庭，成长经历和女性身份，

学会了冷静思考，内心逐渐成熟。母亲对于她的离家也

深深自责，同时也无法停止对女儿的思念。女儿离家的

日子，母亲每天仍然收拾整理马克辛的卧室，期待房间

保持原样地等女儿回来，满心希望马克辛能明白自己的

良苦用心并接纳她。从某种程度上说，女儿是母亲唯一

的精神支柱，是母亲的“精神食粮”。母亲在女儿离家

的日子，也在不断挣扎，开始回忆和女儿的种种过往。

最终，勇兰在马克辛偶然归家的一个夜晚主动拥抱女儿，

敞开心扉，表白自我。这也是小说中女儿马克辛取得的

第一次和母亲平等的对话，开启了母女之间关系缓和的

按钮。

马克辛向母亲坦言自己已经能够把生活打理清楚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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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不用再操心：“不必担心我会挨饿。我不会挨饿的。

我知道如何工作。我一直在工作。我知道怎么宰猪杀鸡，

知道怎么剥皮，怎么拔毛。我也知道冷了就扫扫地，擦

擦地板也知道日子艰难的时候该怎么办。”显而易见，

马克辛这里说的宰猪杀鸡，剥皮拔毛指代的是妈妈曾经

烹饪的各种中餐食材以及其代表的中国传统习俗。曾几

何时马克辛对妈妈烹饪的中餐无比厌恶并且排斥，后来

却在离开家独自生活的日子里慢慢坦然接受了中国文化

并也掌握了独自生存的能力，学会在中美文化的交替中

游刃有余并找到了平衡点，心理上逐步认同了自己同时

具备了美籍华裔的双重身份特性。

纵观整部小说，勇兰和马克辛之间的母女冲突频频

出现，加剧与缓和的一系列生活琐碎中贯穿着各式各样

的现实和象征意义的食物意象。中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卑

思想意识的限制压抑，移民异国他乡的文化冲击，世界

发展带来的更尖锐的二元对立，使许多华裔女性对自己

身份认同产生了困惑，同时又迫切渴望获得认可与尊重。

在空虚与饥饿的驱使下，传统女性必然需要寻求一种途

径加以排解，食物这一与女性生活息息相关的的方式自

然而然地被推上历史舞台，成为了传统女性表达自我与

认识自我的重要途径。而这一途径因其平凡琐碎而经常

被忽视。当读者站在“食”这个视角再次审阅与剖释国

内外一些女性文本，特别是少数族裔女性作家文本的时

候，不难发现她们创作的共通性和特殊性。

汤亭亭的《女勇士》从女儿第一人称叙事者角度记

录美国华裔母女的生活点滴，两者之间关系，以及华裔

女性在美国社会白人至上与华人男尊女卑思想双重歧视

下的艰难处境。汤亭亭将各种民间流传的饮食典故与东

方各种可能成为食材的食物融为一体，不着痕迹却又巧

妙地丰富读者的阅读空间。这些饮食典故没有欢快明亮

的叙述，食材的描写也没有色香味俱全，而是通过连篇

累牍对食物的描绘，极力衬托马克辛对中式餐饮的惶恐

和嫌恶。作者在“巫医”一章详细列出了勇兰所烹饪的

食材，母亲所烹饪的种种让人匪夷所思的牲畜令女儿恐

惧至极，而“鸡鸭被宰杀时的尖叫声”“糖果难掩的黄

鼠狼臭味”，和母亲不时通过这些“另类中餐”和“烹

食另类中餐”所传达的中国文化习俗让女儿心生抵触从

而厌恶。母亲平时勤俭持家，挑食的孩子就得忍受母亲

的怒气；更是一副无所不能食的态度对待食材，“花园

里形状怪异的西红柿”“敬神用的供品”和“长满霉菌

的剩饭剩菜”都被母亲烹饪成各种五花八门的食物而端

上餐桌。

许多华裔女作家在各自的创作中都或多或少融入程

度不一的食物叙事。看似对饮食文化差异的不同见解，

实则反映的是种族差异所带来的文化冲突，而这种文化

主题并不是只发生在少数族裔身上，这一主题是全人类

都关注的，即自由与民主。汤亭亭及其他华裔女作家们

不图谋取种族利益而专注于少数族裔文学的，而是世界

文学共同的追求。她们用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诉说着普

通人的人生，对幸福的向往，于此同时也在探索美国精

神：自由民主，个人集体，创新传统。正如莎士比亚的

诗歌，也并不似字面上所示的围绕情爱或是高歌吟唱，

他只是希望通过他心中所笃定的最纯朴的客观存在，以

实现他对艺术的追求和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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